
永恒的“中国心”

———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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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静静仰望着窗外的蓝天， 气若游

丝，已经说不出话，唯有痴迷的目光吐露

出内心的深情。

这是最后的仰望吗？

泪水溢出了他的眼角。

９３ 岁，漫长而又短暂。 为中国的战鹰

装上一颗“中国心”，这个目标就像穿越一

个世纪的火焰燃烧了他全部的生命。

回首来路， 他没有亲手收获果实，他

用一辈子种下一棵参天大树；他没有亲手

捧得鲜花，他用一辈子披荆斩棘、点火拓

荒；他没有骄人的光环，他用一辈子托举

起一代后来者的臂膀。

告别人世，他留下遗嘱，作为一个共

产党员， 将自己积蓄的 １０ 万元人民币缴

纳最后一次党费。 一生中，他缴纳特殊党

费及救灾捐款共计 ３０．４ 万元， 占到他工

资总收入的 1/3。 而他的家，清贫得如一

张上世纪 ６０ 年代的黑白老照片。

创造伟大事业的人，该有一颗怎样高

洁的心灵？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以他

赤热的“中国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

上无限辽阔的天空……

在中国航空发动机艰难而

悲壮的起飞线上， 他是力挺千

钧、勇往直前的开山脊梁

上世纪 ５０ 年代， 沈阳东郊一片出没

着野兔子的荒草地上，走进一支神秘的队

伍，领头的人中有历经战火的少将、大校，

有扛着中校军衔的专家，身后是 100 多个

齐刷刷的 20 岁出头的大学生。没有喧闹，

像地里一夜钻出的小苗，新中国第一个喷

气发动机研制机构在这片草地上诞生。社

会主义“老大哥”的全线撤约，调动起的是

一种卧薪尝胆般的中国式激情，年轻的共

和国以决心摆脱弱者的姿态永远自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

担负技术总负责的 ４０ 岁的吴大观，

是这支队伍中唯一见过喷气发动机的人。

他和他的战友们面临的将是一条怎样艰

难的道路？

俄罗斯航空发动机终身院士法沃尔

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所有飞行器上的东

西，它们都是提高阻力增加重量的，惟独

发动机是提高动力的。 只要发动机好，绑

上一块木板也能飞起来。 ”正是这个让木

板也能飞起来的发动机，作为飞机的“心

脏”， 在被誉为工业之花的航空工业领域

中，犹如皇冠上那颗最璀璨的明珠。

一代发动机决定了一代飞机。世界上

为数极少的能够自主研制飞机发动机的

国家，历来严格限制此项技术的转移。 美

国国防部十大严格保密行业中，航空发动

机占第二位。

仿佛是一片被如墨的夜色浸透了的

荒原，没有路。 吴大观和所有的夜行者坚

定地出发了，他们在茫茫的夜色中寻找着

属于中国航空发动机之路。

太多的过程， 都散落在今天已经看不

到的荒草地上， 人们能够清晰记忆起的是

灯光， 吴大观办公室的灯光， 设计室的灯

光，资料室的灯光，从黎明到深夜，灯火通

明。 学俄文出身的年轻人们要从 ABC 开

始向英文进军， 唯一的老师是吴大观和两

张唱片；６架部队送来的U２飞机残骸成了

最宝贵的研究“标本”；一部手摇计算机噼

噼啪啪成千次成万次成几十万次地计算着

一组组不能差之丝毫的数据； 一把烟袋杆

长的计算尺，丈量着以吨计算的设计图纸。

记忆中还有冬天里进行的试车，每当

城市入睡后，他们一个个穿着厚厚的棉大

衣、戴着棉帽子，坐着敞篷汽车，在哈气成

霜的寒风中， 向着 ５０ 公里以外的试车场

一路狂奔，试车后的每一次归来都在东方

发白的黎明。

记不得从哪一天开始了，食堂碗里的

饭一圈一圈地减少，到最后只剩下一个碗

底。昔日从各名牌大学云集来的活泼可爱

的年轻人开始浮肿，他们常常在紧张地运

算、试验之后，虚弱地喊着“我们饿”。

吴大观急了，他和搭档们开始派人满

东北跑，为这 100 多口子中国搞航空发动

机的“宝贝”们搞吃的。 终于，他们从黑龙

江某部队农场调来了两大车黄豆，从此食

堂有了最“高级”的菜———盐水煮黄豆。

１９６２ 年春节，吴大观等又亲自点将，

请 ３２ 名技术骨干聚餐。 这是一次精神与

物质的双重褒奖与激励，在食品极度匮乏

的年代，这个有着土豆炖粉条猪肉的“尖

子宴会”， 至今在白发苍苍的亲历者们的

记忆中口齿留香。

依然是 U２ 残骸， 依然是计算尺，依

然是手摇计算机……

“什么时候拿出你们的产品来献给

党？ ” 吴大观把日思夜想的这句话写在了

办公室笔记本的扉页上。

艰辛地探索与劳动，使得这支年轻的

中国航空发动机队伍经受了意义深远的

磨练，这是一条漫漫长途。 后来者们在今

天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利用现代交通工

具一掠而过，可那时，吴大观和那批年轻

人都是用徒步的方式丈量着，开拓着。

路，终于打开。 那是一个个创纪录的

闪光足迹。

１９５８ 年， 中国第一型喷气式发动

机———喷发—１Ａ 发动机试制成功， 把歼

教—１ 飞机送上蓝天，飞到了北京。 叶剑

英元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专程赶赴沈阳

出席庆祝大会。中央电影制片厂拍制了电

影《早送银燕上青天》。

１９５９ 年， 红旗 ２ 号喷气式发动机试

制成功。

１９６９ 年， 中国第一型涡轮喷气发动

机———涡喷 ７ 甲发动机试制成功。

１９７１ 年， 中国第一型涡轮风扇发动

机———涡扇 ５ 发动机试制成功。

１９７８ 年， 中国第一型大推力涡轮风

扇发动机———涡扇 ６ 发动机试制成功。

在一个又一个成功后， 该是何等喜

悦！ 然而，吴大观这一代先驱者们在成功

后体验更多的是悲壮。

由于种种原因，所有这些发动机在当

时都没有实现定型装备部队， 最终下马。

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涡扇 ６ 发动机，生

逢 １０ 年“文革”动乱，历经 ４ 次上马，３ 次

下马，５ 次转移研制地址， 最终因周期过

长，错过了装备部队的最佳时期。那一天，

当吴大观一手培养起来的总设计师李志

广在台上宣读涡扇 ６ 发动机停止试制的

决定时，台上台下哭成一片。

一台发动机带走的是一代人的青春，

一代人的心血，一代人的奋斗。 无论什么

原因的下马，都像宇宙黑洞一样不知吞噬

了多少曾经灿烂的光线。

悲壮深深烙在吴大观的心里。 然而，

他的伟大正是在这远离鲜花、掌声、聚光

灯的悲壮中寂寞而坚韧地前行。

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不研制出自己

的发动机，死不瞑目！ ”

他曾为攻克下“气冷空心叶片”这项发

动机的尖端技术与一位同行打赌：“谁研制

不出来，谁的脑袋就挂在研究所门口！ ”

他一遍又一遍大声疾呼：“发动机要

重视预研， 要像吃苹果一样嘴里吃一个，

手里拿一个，眼里看一个。 ”

他在西安航空发动机厂主持英国斯

贝发动机专利仿制工作期间，着眼吃透技

术，为我所用，从全国有关研究院所的重

要岗位选派力量赴英参加试车，带动了我

国高空试验台、震荡燃烧等一系列尖端技

术的发展。他还采集回来上百吨英国培训

技术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出版了 １１ 本

文献，对全行业发动机的研制技术起到重

要的推动作用。

１９８５ 年 １２ 月， 他与另外 ８ 名专家给

中央写信，力陈独立自主解决飞机“心脏

病”的重要，建议以国外先进技术为基础

自行研制大推力发动机，从而催生了中国

“太行”发动机的诞生。 今天，由“太行”发

动机装备的战鹰已经冲上蓝天。

晚年，他在担任航空部科技委常委期

间，用 ６ 年时间主持编制了中国第一部航

空发动机研制国军标，使发动机研制从此

有章可循。

吴大观的目光永远在前方。

或许， 在时下某种价值观的视角里，

吴大观有些悲剧。他从未在自己的手上拿

到过奖项， 一辈子的最高职务仅是副局

级，甚至连世人仰慕的院士都不是。

但是，他的伟大与贡献全与此无关。

他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路的人，他

是后来者的天梯，他是院士的老师。 正是

因为有了他和他那一代先驱们的艰难探

索， 中国航空发动机事业才能在穿越黑

暗、迷雾、险滩之后，站到世界的平台。

今天， 当中国航空事业的年轻一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时，吴

大观收获的是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骄傲。

在一代知识分子上下求索

的漫漫征途中， 他永远怀揣着

一颗“航空报国”的赤子之心

翅膀，多么神奇的翅膀！ 蝴蝶、蜜蜂、

蜻蜓……有双层的，有单层的……

１９４０ 年，正在西南联大机械系 ３ 年级

读书的 ２３ 岁的吴大观迷上了各种昆虫的

翅膀，他用一个漂亮的日记本把收集到的

翅膀夹在里面，编上 １ 号，２ 号……

他没有想到，与这个爱好几乎同时降

临的是一群贴着膏药旗的轰炸机。那些也

有着一双翅膀的魔鬼，在昆明上空发出刺

耳的嚎叫，投下一串串黑色的炸弹，顷刻

间，美丽的土地横尸遍野血流成河……

一个强烈的愿望———“航空救国”

———就这样在年轻人心中爆发了。他要转

系，要学航空，他抱着贴满昆虫翅膀的日

记本找到航空系主任，先生的眼睛亮了。

１９４２ 年， 吴大观从西南联大航空系

毕业，带着新婚的妻子去了贵州大山里一

个叫大定的地方，这里有国民党出资建立

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航空发动机修理厂，

这个条件艰苦、 只有 100 多人的小工厂，

却有 ８ 位从英国、美国回来的留学生，“航

空报国”之信念，是一代中国人的梦。

吴大观被授予国民党少尉军衔。两年

后， 他舍妻别子受派前往美国接受培训，

先后在莱康明航空发动机厂、 普·惠航空

发动机公司等处学习。 这期间，他不仅进

一步掌握了活塞式发动机的技术，还第一

次了解了喷气式发动机。

３ 年后，吴大观踌躇满志，回到祖国。

然而，迎接他的是已经分崩离析的国

民党政府在航空界所呈现的惊人腐败，工

厂无力为继，当年的航空志士们已各奔东

西。 窘困中，他刚见面不多日子的女儿感

染白喉，等他四处奔走借钱买来药，只有

４ 岁的小生命却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那个

晚上，他望着从美国带回的一箱子发动机

资料和给女儿买的小花衣裳，恸哭。

女儿没了，“航空救国”梦破了。

吴大观进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做了一

名讲师。

一颗渴望为祖国的强盛插上翅膀的

心是不会沉沦的。 面对现实的黑暗，吴大

观成为学校罢课、罢教、反内战、反饥饿活

动的先锋，并担任了教师联合会主席。 他

最终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吴先生，想不想去解放区啊？ ”一位

助教问他。

“解放区！ 呵，太好了！ 我早就想去

了！ ”他又惊又喜。

年轻的助教笑了。他是一名中共地下

党员。

那个暑期，吴大观扮作一个照相馆的

小老板，由原名“吴蔚生”改为吴大观，带

着妻子华国和出生不满一岁的女儿，在地

下党的安排下，一路辗转来到当时华北人

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

多明亮的天！多红的太阳！还有那位年

轻而精神的聂荣臻司令员， 他像个老朋友

一样同他握手，邀请他们全家吃羊肉火锅。

“吴先生原来是做什么的啊？ ” 聂荣

臻问。

“我是搞航空发动机的，在贵州，后来

到美国……国民党没有希望，我唯一的愿

望就是投奔共产党、解放区，希望将来造

飞机，造发动机！ ”他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

这些话。

聂荣臻高兴地大声说：“吴先生，很好

啊！ 没问题，你将来大有作为！ ”

吴大观孩子一般地笑了。“我现在到

了我向往的世界，祖国航空工业、祖国繁

荣昌盛全靠共产党领导。我要为她献身！”

１９５１ 年， 新中国航空工业局正式成

立， 吴大观和飞机设计师徐舜寿分别担任

发动机处和飞机处处长。朝鲜战争爆发，新

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沈阳接收的一处老兵工

厂起步，进行飞机修理和零部件生产。每天

坐在位于北京德胜门一带的那栋局机关的

小楼里，吴大观和徐舜寿想得最多的是，中

国应该自己设计飞机，设计发动机。

“不做大官，要做大事。 ”这是那个年

代的知识分子深深信奉的格言。吴大观和

徐舜寿一起向局里打报告，请求离开北京

机关，到沈阳去，到一线去。

火车飞跑着，载着一颗颗比火车更急

切的心。 沈阳到了，那片出没着野兔子的

荒草地到了。

在 ６ 岁的女儿嘟嘟眼里，那是多么美

的荒草地啊！ 上面开着各种小花，有蝴蝶

飞舞，她还看到了一只小鸟，翅膀扑动着

停在半空中， 尖尖的小嘴朝向花蕊。“爸

爸，这是什么鸟？为什么不会掉下来？”“这

是蜂鸟，它能够悬停。 ”“什么叫‘悬停’？ ”

“你好好学习，长大了就知道了。 ”

那是一个遭遇风暴的年代。嘟嘟长大

了，爸爸却进了“牛棚”。

１９６６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吴大观以“走资派”和“特务”的双重

罪名被关押批斗。他因长年劳累导致视网

膜脱落的左眼，被说成里面有搞特务活动

的照相机，３ 天 ３ 夜被强烈的灯光照射着

交代问题，并强行停止治疗，最终彻底失

明。他早年的胃病也犯了，开始吐血。最让

他痛苦的是他失去了搞发动机的权利，每

天的任务是清扫厕所。身穿黄棉大衣和一

双军用胶鞋的吴大观， 在那段日子里，突

然变得苍老。

迷茫，无边无际的迷茫……

还记得那些笑容吗？ ２０ 年前聂荣臻

司令员的笑容， 一个个八路军同志的笑

容，真诚，清澈，见到心底。 有这样笑容的

共产党人，怎么会做坏事？！

蓦然间，他的心晴朗了。

他通过看守他的一位善良的老工人

把技术书偷偷带进“牛棚”，白天刷厕所，

晚上看书，画图没有纸，就用手纸和旧报

纸，画好了，夹在床上的草垫里。

他唯一牵挂的是妻子华国。很久以后

才知道，她因为拒绝与他划清界限，遭无

情殴打，椅子腿打断三根，昏过去，再用冷

水泼醒……

疼痛渗入心底。 在后来的岁月里，每

到冬季的每一天，吴大观总会亲手给妻子

削一只梨，曾经的苦难让她落下不能痊愈

的咳嗽；每一年的 ３６５ 天，每一天的中午

晚上两顿饭后，吴大观总会起身打一盆热

水，拧一块热毛巾给妻子擦手擦脸。 无言

的爱，是彼此的珍惜，更是相互的搀扶。

“文革”终于过去了。 他们笑了。 因为，

他们一直坚信， 那些做坏事的人不代表共

产党。

吴大观重新回到了发动机的世界。还

有什么比祖国的航空发动机事业更令吴

大观虽九死而不悔？！

他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的话：“翻阅

一些杂志看到，国外在我们搞‘文化大革

命’的十年，电子技术、工业化发展非常

快，就是这十年中，我们与国外先进科学

技术拉开了更大的距离。 这是非常痛心

的。 ”

他开始和时间赛跑。

他拖着一只失明的左眼和仅剩 ０.３

视力的右眼， 每天早晨 ７ 点前就到办公

室，晚上 １１ 点才离开。

引进斯贝发动机期间，进行 １５０ 小时

定型持久试车时， 英国专家组织两班倒，

６３ 岁的他却一个人顶两班，发烧到 ３９ 摄

氏度仍不下岗。

晚年的他，视力更差，路都看不清楚，

就由老伴打着手电筒，每天早晨 ７ 点前把

他送到办公室， 晚上再由秘书把他送回

家。后来，老伴走不动了，就由家里的保姆

继续送他出门。

他在 ８８岁高龄学会了使用电脑，天天

坐在电脑前，戴着眼镜，再拿着放大镜，搜

寻下载着各种有关航空发动机资料， 一摞

一摞地装订好，送给工作在一线的晚辈们。

他在 ９０ 高龄写下肺腑感言：“在我这

个中国老航空人心中，为中国制造的飞机

装上中国制造的、具有先进水平的‘心脏’

———航空发动机，是我最大的心愿！ 老骥

伏枥，壮心不已。我愿在自己有生之年，继

续为我们的航空工业尽心尽力，为实现今

生航空报国夙愿，奉献一颗赤诚之心！ ”

一个人，一生，如此单纯执著地为自

己的祖国做一件大事，他该是多么幸福！

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鲜

红党旗下，他把信念、忠诚与爱

洒满祖国的万里长空

这一天，是 ２００９ 年元旦。 下午，吴大

观早早坐在电视机前，维也纳新年音乐会

即将转播，他急切地等待着那首他最喜爱

的乐曲《蓝色的多瑙河》。

……广阔、辽远、如梦如幻的蓝色世

界啊，这不正是他仰望了一生的天空！

他拉拉老伴的手：“华国， 我们都老

了，自然规律。如果我走在前，有些事你要

帮我做到。 ”

９４ 岁的老伴温柔地望着他：“你说

吧。 ”

他慢慢道来，一口暖融融的江苏镇江

老家的乡音，像 ６６ 年前他们在谈恋爱。

“第一，若有情况，不做任何治疗，不

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

第二，后事一切从简。

第三，不要向组织提任何要求。

第四， 代我把积蓄的 １０ 万元钱交最

后一次党费， 剩下的一半留给你生活

……”

老伴认真点点头：“我一定照办，决不

含糊！ ”

吴大观抬起手，轻轻抚摸着老伴稀疏

花白的发丝。 半个多世纪的患难夫妻，两

颗心早就长到一起了。

多缴纳党费，是吴大观几十年的自觉

行为。

上世纪 ５０年代，中国普遍执行低工资

制度，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二三十元，一个

车间主任的工资六七十元。作为二级专家，

吴大观每月的工资是 ２７３元。他十分不安，

几次打报告要求降低自己的工资， 未获批

准。于是，从 １９６３年开始，他主动每月多缴

１００元钱党费，一直坚持了 ３０ 年。“文革”

期间，他被打成“特务”，工资停发，连许多

年的多缴纳党费也被污蔑为“筹备特务经

费”。他不作任何辩解。 “文革”结束后，他

把组织补发给他的 ６０００ 元工资， 拿出

４０００元再次补交了党费。 后来，当他的工

资早已落入社会中下等水准， 他依然没有

停止。从 １９９４年开始，他以年为周期，每年

向中组部继续多缴纳党费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元。

他在给组织的一封信中写道：“从根

本上讲，我们国家穷。‘国家兴亡，匹夫有

责’。我们这代人只能过艰苦的生活，只有

我们过艰苦的生活，我们的后代才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 多交党费，代表了一个党员

的一点心意，也可以说是自己的信仰。 ”

生活在精神世界的人， 是超然于物外

的。 走进吴大观的家，每一个人都会为这个

清贫如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的家感到震撼。

刷着半截白灰半截油漆的老墙， 吊着

一根老式日光灯的天花板， 一张可以折叠

的简陋饭桌，磨白了皮的破沙发，一排用当

年从沈阳搬家过来的包装箱打的衣柜，衣

柜里最好的一件衣服， 是有 ４个口袋穿了

４０多年的涤卡中山装，他把它称为“常委”。

这个朴素而老旧的家，就像它的窗外

那些不知从什么时候留下的古老的梧桐

树，有着属于它们自己的精神和自己的历

史年轮。

“人生是施与不是索取”。

这是谁的话？ 雨果的。

很多很多年了，吴大观总忘不了这句

话。 他 １９ 岁去昆明西南联大求学路过广

州，在街头看到一家电影院上演一部电影

《悲惨世界》，他买了票走进去，一下子被

震撼了，一连看了两遍。“人生是施与不是

索取（life is be to give not to take）”刻

在了他的心间。

后来，他在西南联大，看到了那些留

学英国、美国却为国家、为抗日甘愿回到

祖国过着清贫生活的教授； 在解放区，他

看到了聂荣臻司令员等一大批为民族解

放而斗争的共产党人，他的人生信念与共

产主义信仰紧紧融为一体。１９４９ 年 １１ 月，

当他在新中国的礼炮声中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那一刻，已注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幸福的人生。哪怕

一点点，都给这个世界增加温暖。 除了多

缴纳党费，他努力做得更多。

“希望工程”，他捐款；南太平洋海啸，

他捐款；四川抗震救灾，他捐款；身边的同

事朋友有困难，他更是倾囊而出；及至家

中的保姆生病住院，他全部埋单。

给予的人生是多么快乐的人生。 可

是，他老了，要走了，他还能拿什么给予？

在近 ９０ 岁的高龄，离开一线岗位，有

时间了。 吴大观自费订阅了《人民日报》、

《求是》杂志以及各种航空刊物报纸，每天

从早到晚孜孜阅读，认真做学习笔记。 从

毛泽东、周恩来的语录，到邓小平文选；从

“三个代表”的思想论述，到科学发展观的

文摘，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工工整整，一笔

不乱。 有谁能想到，这出自一位只有微弱

视力的耄耋老人之手！

绵绵密密的字里行间，写尽了他对中

国航空发动机事业的思考和建议；写尽了

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刻理解； 写尽了对祖

国、人民和党的挚爱。

他写道：“历史事实证明：唯有共产党才

能救中国，才能振兴中华。 唯有共产党才能

洗雪国耻。唯有共产党才能振兴航空工业！”

他写道：“自己当年放弃国外优越的

物质生活条件回到祖国， 投奔共产党，这

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与幸福！ ”

在他走后，家人把这些心得日记和学

习笔记总共 ５６ 本，全部交给了组织，这是

他为党和国家所能做的最后的奉献了。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18 日，９３ 岁的吴大观住

进医院。 搞了一辈子自然科学的他，清楚

地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了。

他拒绝一切治疗。

“没有用了，不要浪费国家的医药费。

把药用到最需要的病人身上吧。 ”这是他

对医护人员说得最多的话。

因肝区严重腹水，饮食难进，医生给

他挂吊瓶输营养液，针头扎进去，他坚决

地拔出来。 护士等他睡着了再扎针，他醒

来，又坚决拔掉。 医院考虑请外院的专家

为他会诊，他同样拒绝。

他的慈祥、纯真以及彻底的唯物主义

态度，让每一个医护人员心怀敬意。 创造

伟大事业的人，是不会戚戚于死亡的。 死

亡对于吴大观，是又一次出发。

他最高兴的事依然是读书看报，活动

小餐桌成了他的小书桌。

每有领导和同志来看望， 他兴奋不

已，总有太多的话想说。

那一天，从事航空发动机的晚辈刘大

响、马福安等人来到他的病床前，这些当

年他手下的小伙子， 现在都是领军的人

了。 他坐起来急切地拉住他们。

“吴老，您快躺下。 ”

“不，我没有时间了，让我说。 ”

思维依旧简洁明快，却蕴含了一生厚

重的托付。

“第一，对我们国家的航空事业，我做

得很不够，我感到深深有愧。第二，航空发

动机太难了，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按科

学规律办事。第三，一定要加强预先研究，

要把基础工作打牢。第四，一定要讲真话，

千万不要忽悠！一定要把真实情况告诉领

导。第五，一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把我国

的航空发动机搞上去！ ”

他的目光朝向窗外的天空， 久久仰

望……

“我就要去见马克思了。 看着窗外的

蓝天白云，多么美，多迷人啊！我是看不到

我们自己的大飞机装着我们自己的发动

机飞上祖国的蓝天了。 但我相信，总有那

么一天……”

他流泪了。

风筝， 一个红色的像鸟一样的风筝，

是 ２０ 年前他带着 ４ 岁的外孙女毛毛放的

那只风筝吗？ 毛毛开心得不想回家了，他

答应她下次再来。可他再也没有给毛毛下

次。他相信外孙女不会怪他，她懂得外公。

他对她说过一句话———“只有一个国家强

大了，这个国家的人民才会有归属感”。她

一定记得，一定……

多么温柔的声音！ 是她吗，华国？ 是

她，一生相濡以沫的爱人。 她坐着轮椅来

到他床前，可他睡着了。她默默地望着他，

心里在和他说话。 他都听到了。 他多么幸

福，这辈子因为有了她，心里永远像怀着

一盏温暖的灯……

晓云， 还记得那只能悬停的蜂鸟吗？

时光多快，早年那个小嘟嘟竟也已经退休

了。 他为女儿骄傲。 他没给她留下什么财

产， 她却继承了他们的家教———“传家有

道唯忠厚，处事无奇但率真”。这是早年舅

舅家宅院门上的一副对联， 他记住了，传

给了女儿。 他相信，女儿也一定会传给她

的女儿……

这是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刚刚过去的

夜晚，吴大观一夜无眠。

抬起头，最后一次仰望天空，他的心

乘风而去……伴随着他的是一架架轰鸣

着“中国心”的中国战鹰。

飞过长江黄河，飞过泰山昆仑……

中国的天空上肆虐着侵略者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中国已经跻身于目

前世界上仅有的、能够独立自主研制航空

发动机的 ５ 大常任理事国，后来者们正在

向着更高更远的目标奋进。

百年航空报国志， 仰天长啸“中国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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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新华社发

吴大观———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

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 祖国人民的忠诚

儿子，以其毕生的信念与奋斗，将他一颗

赤热的“中国心”镌刻在中华民族的百年

航空史册，镌刻在祖国的万里长空……


